
那个陪我长大的人
□邓迎雪 文/图

■家庭相册

■青春岁月

掌心里的路径
□马亚伟 文/图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
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
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字左右 ，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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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一结束， 我就迫不及待
地对父亲说，我想跟同学去打工。

父亲正顶着白花花的太阳在
玉米地里锄草， 他扶着锄头直起
腰，黝黑的脸膛沉吟了片刻说，打
工就别出远门了，镇上的饭店正招
人，离家近，你还能帮我干些活。

我撇撇嘴， 脸一扭， 一副不
屑为之的表情。

父亲和母亲悄悄商量了几
回， 才终于同意放我远行。 在外
地工作的大哥听说后， 在电话里
责备我， 在家做工多好， 外边哪
有你想象得那么精彩？ 你啥时候
才能让人省心啊？！

我刚想辩驳大哥的话， 转念
一想， 又赶快闭了嘴。 他说的是
事实， 高中三年， 我没少让父母
操心，逃课上网，上课睡觉，和老
师对着干，种种恶习我都有过。

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出门的
计划刚一 “公布 ” ， 就收获颇
丰———姑姑送来了路费， 姨父给
了零花钱 ， 父亲又塞给我生活
费。 临走时， 父亲送我到镇上坐
车， 我拍拍胸脯， 大言不惭地吹
牛说， 等我挣了工资回来， 先孝
敬您两千。

父亲不接我的话茬儿 ， 只
说， 在外要多小心， 注意安全。

两个月后， 我返家， 却是囊
中空空———并不是老板欠我工
资， 是我每天下班后， 和同学在
光怪陆离的都市过起了“小资”生
活，钱全被我大手大脚地花掉了。

面对父亲， 我有些汗颜， 表
情讪讪的。 倒是父亲看出了我的
窘态， 替我打圆场， 本来就没指
望你挣钱， 能锻炼一下就好。

唉， 我沮丧地想， 怎么凡是
违背父亲的事情， 没有一件能证
明我是对的呢？

那时， 我的录取通知书已下
来了， 如我预测的一样， 结果十
分不理想， 只被一所大专院校物
流专业录取。 看着高额的学费，
我有些打退堂鼓。 父亲指指屋子

里大大小小的粮食囤子说， 你什
么也不用担心， 只管安安心心上
学去， 别的啥也不要多想。

父亲送我去学校报到。 我俩
背着五个大大小小的包， 一路颠
簸， 到时已是凌晨时分。 出了火
车站 ， 望着灯火通明的站前广
场， 我对父亲说， 今晚我们就在
这儿凑合一晚算了。 父亲立即摆
手否定了我的主意， 天亮你就要
去学校报到， 哪能不收拾利索，
精精神神的？

我们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一家
小旅馆， 一人30元一张床铺。 由
于旅馆几乎爆满， 我和父亲没分
在一个房间。 因为太累了， 进房
间后， 我倒头就睡， 完全忽略了
父亲。

醒来时 ， 太阳已升起很高
了 ， 我揉着惺忪的睡眼去找父
亲， 这才想起， 不知他住哪个房
间。 去服务台查询，服务员说，昨
晚只要了一个床铺，他没有住宿。
我大吃一惊，连忙打父亲电话。

我看到他时， 他正在火车站
广场的一个小角落里坐着。 两条
花花绿绿的编织袋簇拥在他的周
围， 他眼睛红红的， 脸上满是困
乏， 看见我， 又故作精神， 大声
向我讲着昨晚他睡在站前广场的

凉爽和惬意。
忽然之间， 我心中满是酸涩

的滋味， 想责备他却又不知说什
么才好。 父亲是个没有什么文化
的农民， 他总是这样节俭， 为了
家 ， 为了孩子 ， 默默地吃苦流
汗。 他最疼爱的小儿子这些年一
次次辜负他的爱———不思进取 ，
大手大脚地挥霍。 而他总是用纯
朴的父爱包容着我。

父亲帮我在学校安顿好后 ，
就买了当天晚上的返程票， 踏上
回家的归途。 告别的时候， 站在
学校那长满高大白杨树的路口，
父亲拍拍我的肩， 又望望气派的
漂亮的学校大门， 欣慰地笑了。

你在学校好好读书， 学些真
本事， 再有就是你要遵纪守法 ，
不要给我惹事 ， 他一字一句嘱
咐我。

我使劲点头， 父亲脸上的笑
意更浓了， 说， 我走啦。 然后转
身离去。

没想到他走两步又返回来 ，
又关切地嘱咐： 记住， 别惹事！
“好———” 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望着他苍老的背影在夕阳余
晖下越走越远 ， 我在心里默默
说： 亲爱的父亲， 从今以后， 我
会成为好孩子……

从小到大， 他一直是个 “问
题学生”。 父母离异后， 他又被
父亲抛弃 ， 成了没人管的野孩
子， 逃学、 打架成了家常便饭。

九月的天空高洁清爽， 校园
里木槿花开 ， 一片灿烂 。 新学
期 ， 他上了初三 。 教室的门开
了， 一位年轻的女老师进来。 她
很漂亮， 穿一身白色连衣裙， 像
一朵洁白的百合花。 她在讲台前
微笑着 ， 开口说话 ， 温风细雨
的。 她说： “很高兴认识大家，
我姓温！” 他一惊， 竟然和他一
个姓！ 他心里莫名地多了一份亲
切。 但是， 他很快躲藏了内心里
片刻的柔软， 照旧摆出了一副嚣
张的姿态。

开学后不久， 他又打架了。
这次是和一群社会青年， 他人单
势孤， 受了伤。 医院里来苏水散
发出洁净的气息 ， 洁白的墙壁
上， 落满大片大片的阳光。 他在
明晃晃的光线中睁开眼睛。 温老
师来看他了。 他 “腾” 一下从病
床上坐起来。 温老师把水果放在
一边， 走到他的身旁。 他鼻青脸
肿， 颧骨上的淤青泛着血渍。 温
老师眼神里满是心疼， 她没有说
话， 只是用微笑安慰他。

他有些尴尬， 母亲离开后，
很久没人离他这么近， 给他这么
亲切的笑容了。 他的右手上， 还
留着脏兮兮的污垢， 并且肿着，
肥嘟嘟的， 像一只大大的熊掌。
温老师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起身
找来一块热毛巾， 一点一点给他
擦手。 他觉得自己心里的一块坚
冰开始慢慢融化， 鼻子酸酸的。

擦完手， 温老师不经意翻开

他的手掌心 ， 忽然惊奇地叫起
来： “哎， 你看你的手心里， 事
业线这么长！ 这么清晰！ 你将来
一定是一个很有成绩的人。” 他
不觉 “嗤” 一下笑出声来， 温老
师还信这套， 迷信！ 况且， 他这
样一个人， 还能有什么成绩？ 他
这辈子， 自卑和阴影足以把他压
得渺小卑微， 他早就开始游戏人
生， 哪里还会有什么成绩？

温老师伸出自己的手接着
说： “不信你看， 我的事业线和
你一模一样， 长长的。 我小时候
就有人告诉我， 我一定会很有成
绩！ ”他看了看温老师的手心，果
然啊， 一道修长的所谓事业线，
不动声色延伸在她的手掌上， 它
似乎在默默标明温老师的优秀。
温老师握住他的手 ， 继续说 ：
“加油， 我相信你也会很棒的。”

半个月之后， 他回到学校。
他的成绩已经一塌糊涂。 还好，
他的体育成绩还算不错， 温老师
让他报考了重点高中的体育特长
班 。 他还有一年的时间 。 这一
年， 温老师帮他补习功课， 鼓励
他。 他知道未来的方向， 因为，
他的手掌心里， 有一条朝向未来
的路径。 每当他有懈怠情绪的时
候， 他都会伸出自己的手， 高高
抬起， 上面有长长的、 预示他未
来命运的事业线。 他微笑， 眼前
是温老师鼓励的眼神。

一年以后， 他考上了重点中
学的体育特长班。 三年以后， 他
考上了省会一所体育大学 。 现
在， 他是我们学校年轻有为的体
育老师。 他青春、 阳光， 是学生
们最喜欢的温老师。

■工友情怀

2015年7月17日 ， 这是个我
永远记在心里的日子。 这一天我
第一次在公司与项目部的领导见
面。 一进门， 我就看到这个皮肤
黝黑的哥哥———北京城建十六公
司机电经理赵磊， 感觉对他特有
眼缘。 当时就相信他是一个技术
能力特强的 “老把式”。

不是我瞎猜， 他还真是一个
称职的 “老把式”。 我们所在的
药业生产基地工程还没开工， 他
就时不时开车拉着我和一帮技术
员去那片毛豆地里面测点确定大
临位置。 大临开始建的时候， 因
为项目地处开发区和通州交界
处， 他每天六点多就不辞劳苦地
在固定的几个地点拉着总工、 安
全总监、 书记和我， 从北向南的
画着圈圈。 为了减少窝工， 临水
只用两个人做， 临电班组亦兼任
杂工。 人手不够时， 他也会带我
亲力亲为———搬管砌砖做临水，
肩扛电缆埋临电 。 在他的策划
下， 项目按计划完成通水通电工

作。 这个过程是我技术和经营的
修炼， 也是跟他人关系的磨合。

每次有去工厂考察的机会 ，
他也会带着我去了解那边的工艺
方法， 并仔细询问他们的制作方
法和流程， 也会提出建设性的意
见。因为他一心为公，只愿用最低

的价格采购最有性价比的材料。
生活总是如此， 不如诗。 当

我不务正业闲谈的时候 ， 他会
罚 我 看 图 纸 ； 当 我 在 办 公 区
瞎晃悠的时候 ， 他会罚我去现
场考勤……

每一次去现场， 我总能感觉
到地表下那些管线的存在。 正是
如此， 消防管道被挖断时， 我赶
到现场也能快速安排人关掉阀
门， 自己拿到一手资料。 在做索
赔的过程中， 他帮我分析保温层
厚度和工日的关系， 纠正我描述
文案的语句措辞； 在算量的过程
中， 他会带着我跟老工长沟通计
算方法， 让我学着了解技术规范
和图集， 还会鼓励我： “有些系
统， 专业的人也只能算对九成。”
当然， 我会揣着这份厚爱让算量
更精确。

他就是我的师傅， 务实而内
敛的机电经理赵磊。 感谢他的以
身作则， 我会学习师傅的严谨和
厚重， 像他一样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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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把式”师傅
□郑睿 文/图


